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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童年阴影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 22 岁的孙家龙就是这样。 幼年

时遭受家庭暴力的他从来不知道家庭温
暖是什么， 一心只想逃离， 所以当他有

机会救父亲时， 他却选择了冷眼旁观，

也给自己的内心留下了更大的创伤。

本以为逃离 “地狱” 就可以找到生

活的希望， 可孙家龙内心的阴影已经让
他难以正常生活， 甚至做出了伤害他人

的犯罪举动。

高高的围墙、 冰冷的铁窗……到监

狱服刑， 孙家龙曾觉得自己又到了 “地

狱”， 但不曾想到， 在上海市白茅岭监
狱， 他却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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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大墙故事

在冰冷铁窗中看到希望的光芒

每当黑夜来临， 我闭上双眼， 血腥的那

一幕就无声上演……

那是 9 岁的我， 推开家门就看到倒在血

泊中的父母， 我惊吓到无法动弹。 当时父亲

还未断气， 口角微微颤动， 母亲已经闭上双

眼。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冷静得不像个 9

岁的孩子， 我无声地待在原地， 直到父亲的

双眸渐渐失去光芒……

在生与死的边缘， 我选择了沉默。

父亲曾经就是我的噩梦。 每天， 当父亲

踏进门的那一刻， 我们的家就变成人间地狱。

我和妹妹或是躲在床底瑟瑟发抖， 或是藏在

柜子里屏住呼吸， 但无论怎么躲藏， 终究是

无法躲掉父亲无情的殴打。 醉酒、 生活艰辛、

工作不顺……总之， 一定有个理由让我们遍

体鳞伤。 纵然有母亲护着， 但她那单薄的身

躯根本无法抵挡父亲结实的拳头。

拳头砸在身体上发出的声音， 我终身难

忘。 年幼的我曾无数次想着要杀掉父亲， 而

现在 ， 母亲终于忍耐不下去反击了 ， 我的

“梦想” 成真了。

父亲去世让我以为可以逃离地狱， 虽然

保护我们的母亲也去世了， 但我觉得未来一

定会变得更好。 然而， 时光和命运似乎没有

因为我过去的遭遇而善待我， 无奈填满了我

大部分的人生。

父母离去后，我和妹妹被分别寄养给叔叔

和姑姑，也是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过妹妹。

离开那个悲伤的地方，对于我而言仅仅是换了

地方重新接受折磨而已。 在叔叔家，我也没有

得到渴望的温暖。“是不是人生总是如此艰难，

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我时常带着满身伤痕，在

漆黑的夜晚问自己，我多么渴望有个声音给我

回应，可是一个也没有。

“我看你从小就是个畜生，或许连畜生都不

如，看着爹妈死掉，你都不求救，打死你算了。”每

次对我的毒打完后，叔叔都会说同样的话。

面对父母死亡时， 我显得冷漠又无情，

但谁又能明白一个无时不刻都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的孩子， 对逃离 “地狱” 的深深渴望？

难以忘记的童年噩梦

16 岁那年， 我终于攒够了钱， 买了一张

逃离 “地狱” 的火车票。

我到现在还记得， 离开的那天春光明媚，

我紧紧地把火车票攥在手心就像珍宝， 直到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 在那列火车上， 我仿佛

看到了希望之光。 其实我不关心列车通往哪

里， 对我来说， 只要能离开， 去哪里都成。

列车驶过山谷、 湖泊、 都市、 村庄……

前方的风景不停地向我靠近， 然后在我身后

模糊， 直至不见。 那一刻我相信， 那些不堪

的过去会如同这转瞬即逝的风景一般， 从我

生命里远远消失。

可有时候愈想要遗忘的记忆， 随着时间

的流逝却显得愈发清晰。 或许是童年时经历

过歇斯底里的苦痛， 或许是一个人在外漂泊

的彷徨无助， 又或许是无法融入集体的孤独

让我没有丝毫防备。 孤身在他乡夜夜不寐的

夜里， 抑郁将我击得溃不成军。

我离开了 “地狱”， 却走不出自己的 “心

牢”。 我常想， 如果当初我为了父母奋力求

救， 是否结局就会不一样？ 是否这个偌大的

世界就不会只留我孤独的一人？ 还是我生来

就注定要遭受这无尽的苦痛？ 我在漆黑的夜

里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生死的事， 也不断为

自己寻找着当时眼睁睁看至亲痛苦， 见死不

救的理由， 直至浑身僵硬、 不能呼吸， 泪水

打湿衣衫。

严重的抑郁症状让我无法正常工作， 在

餐厅打工的我常常端着送菜的盘子找不到要

去的方向。

直到那一天， “砰！” 清脆的破碎声响

起， 一叠盘子从我颤抖的双手滑落， 看着满

地的碎片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雨点般的耳光

就打了下来。

感受到脸颊的火辣， 看着领班破口大骂

的样子， 还有周遭人的指指点点， 我的脑子

一片空白， 捡起地上的瓷盘碎片就向领班胸

前刺了进去。 看着流了一地的鲜血， 我突然

又想到了 9 岁那年看到的画面 ， 内心复

杂……

逃不出自己的“心牢”

3 年前， 我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服刑

八年三个月， 那年我 19 岁。

经过白茅岭监狱的入监体检和心理测试，

我的心理状态一栏写着： 患者有中度抑郁，

存在高度自杀和自伤自残倾向。

之后， 监狱民警马警官把我领回监组，

他温暖的笑容， 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服刑既是悔过自新， 也是与过去道别

的过程， 你们每个人的过去都不完美， 正视

自己犯过的错， 用心去悔改。” 第一次讲评，

马警官对监组所有人说出这番话， 虽然无法

感同身受， 但他满是期许和鼓励的眼神给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

由于是中度抑郁症患者， 我的身边总有

人陪护， 但我的抑郁症状也开始慢慢凸显。

我时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头， 望着

窗外漆黑的夜， 直到天明； 时常前一秒还记

得要去做的事， 但转身就忘却。 我无法与他

人正常交流， 抑郁程度还在不断加深。

没过多久， 监狱再一次安排我前往社会

医院接受治疗， 诊断结果是我的病症到了必

须定期服用药物以及接受定期心理矫治的程

度。

“不要怕， 一切都会好起来！” 诊疗结束

后， 马警官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不知为什么，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 我真的相信一切都会好

起来。

除了按时服药， 我每周都会接受心理矫

治。 渐渐地， 我抑郁的情况有了好转， 我开

始愿意与他人交流， 也愿意对马警官袒露心

声。

“我真的很后悔， 如果那天我去求救，

也许父母还会活着， 我也不会犯下弥天大错。

但是， 没有也许了， 我永远没法回头了。” 我

流着泪对马警官说。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

难以抹去的伤痕， 总有一些往事停泊在记忆

里， 无法释怀。 有时除了坦然接受， 我们别

无他法 。” 马警官带着温暖的笑容对我说 ，

“我还记得外婆去世的那天， 由于工作原因，

我没有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这是我心底的

遗憾， 但是只有努力生活， 才是对逝者最好

的祭奠， 你说对吗？”

从马警官坚定的眼里， 我读到了希望。

从他的眼神里看到希望

不久， 监区准备成立服刑人员图书屋，

马警官希望我能把图书分门别类归纳好， 方

便其他服刑人员按需阅读。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首先你要读

书， 了解书的内容， 这样才能把每一本书都

放到该放的地方。 每一次的阅读都是精神的

旅行和灵魂的交流 ， 好好感受书籍的力量

吧！” 马警官微笑着递给我一本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阅读每一册书

的内容， 然后按照当代文学、 古典名著、 人

物传记等分类。 也是从那时起， 我有了充足

的时间来阅读各种书籍。

我感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里保尔·柯

察金不畏病魔侵扰和不怕命运挫折的百折不

挠革命精神； 被 《平凡的世界》 里孙少平乐

观、 坚韧、 不屈的人格力量所震撼； 被 《老

人与海》 里不向命运低头， 永不服输的斗士

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所折服； 还

有 《活着》 ……

原来生命中诸多的不解与困惑， 我都在

书里寻到了答案。

我依旧定期接受着心理矫治与药物治疗，

也从书与监狱教育中渐渐学会了那些不曾有

人教过我的道理， 尝试着自我调节， 同时踏

实地服刑改造， 用实际行动赎罪。 我努力向

想象中的希望之光靠近， 可心里总觉得缺了

一块。 我想那是孤独。

前不久的一天， 马警官微笑着递给我一

封信。 看着信封上陌生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

我有些不敢相信。

要知道， 在狱内的 3 年改造时光里， 我

没有一个电话、 一封来信、 一次会见。 父母

已逝、 叔叔根本不在意我， 我也没有其他挚

友， 我根本想不出这个世界还有谁会给我写

信 。 直到我看见信的开头 ： “致亲爱的哥

哥”， 那一刻， 我开心地手舞足蹈。 对， 在这

个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一人， 我还有一个妹妹，

虽然十多年未见， 但她是我的骨肉至亲。

“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不是吗？ 最快

下个月你就可以和妹妹相见了。” 马警官以他

一贯积极温暖的口吻告诉我。

我无法得知监狱民警， 尤其是马警官为

了寻找我的妹妹付出了多少艰辛与努力， 也

无法得知我这 3 年来的改造生活， 平均每两

天一次的教育谈话、 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

让马警官有多少个日子无法准时吃饭、 按时

下班， 更无法得知多少个我情绪失控的夜里，

他匆匆告别家人 ， 赶来为我抚平内心的创

伤……但我知道， 诚恳地、 好好地改造， 做

一个好人， 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也是我重

新走上生活正轨的唯一希望。

收到 3年来的第一封信


